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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桃洲认为：“实际上，汉语诗歌向来不乏对声音的重视。从二千多年前的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

声’（《尚书 尧典》）起，声音作为古典诗歌的核心要素之一，逐渐演化出了一套自足、完备的格律体系，成为千百年

来诗人们必须遵循的法则。即使被视为完全抛弃了传统格律的新诗，也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有探讨声音的兴趣；不

过，２０世纪前半叶新诗在声音方面的兴趣，大多偏于语言的声响、音韵的一面，而较少深究集结在声音内部的丰富含
义。”他还认为，声音在古典诗歌的传统中与诗歌逐渐形成的完备的格律体系密切相关，并指出即使是新诗也在声响、

音韵方面进行了诗歌与声音的探索。

②赵元任曾将胡适、徐志摩、刘大白等新诗人的白话诗作为歌词精心谱曲编撰成 《新诗歌集》出版。这是新诗

“唱”的尝试。赵元任在 《新诗歌集》的序言中对新诗的 “唱”与唱歌做了实践性的分析，希望通过声音来探索新诗

的阅读表达形式。朱自清在１９２７年的时候也在 《唱新诗等等》里谈到赵元任这一尝试，认为不再 （或是不适合）被

吟诵的现代新诗也许能够借助 “唱”的形式走向大众化，完成新诗的普及工作。

阅读方式视野下早期儿童诗建设的探索

———以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为例

江　雪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儿童文学期刊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刊登的儿童诗存在读、看、唱等多种阅读方式，对儿

童诗创作中散文化、图像化、歌谣化等倾向起到推动作用。与儿歌衔接的歌谣化倾向展示了现代儿童诗与

传统紧密关联的一面；追随新诗用白话创作的散文化倾向和利用媒介图像的图像化倾向形成现代儿童诗与文

言古诗之间的断裂，是构成其现代特质的一面。两面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儿童诗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本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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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声音的艺术。不论是传统古典诗歌对声
音的重视①［１］，还是现代新诗对声音外在表现形式

“唱”的尝试②［２－３］，都显示出声音与诗歌的阅读

方式、内在的韵律、声响、情绪等的密切联系。现



代儿童诗也是如此。儿童通过直接感知的方式认识

世界，对直接的触觉、听觉和视觉的感受力是最强

的。其中对听觉的感受反映在文学形式上则是儿童

诗声音的表现。儿童诗人金波认为：“在文学的各

种样式中，诗歌尤其讲究形式美。这不仅是诗歌本

身发展的规律，也是由于诗的读者对形式更敏感、

更苛求。例如，对幼儿来说，他们常常是听众，而

不是读者。如果在形式上 （例如韵律）没能吸引

住他们，那么内容也极容易被忽视。相反，比如你

写一首儿歌，如果你在韵律、节奏上首先吸引住他

们，那么这就是成功的开始。”［４］８８因此，从声音角

度来探索、理解儿童诗，无论是从诗歌本身还是从

阅读接受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阅读方式作为儿童诗在接受维度的声音表现，

体现着儿童诗的声音形式和儿童诗的本体规范。金

波认为：“诵读是学习的一种方法，尤其是诗歌这

种音乐性较强的文学样式，其情感、意蕴、趣味、

韵律方面的佳妙处，更需以诵读的方式慢慢体味，

细细揣摩。”［４］４４１其观点直指诵读在儿童接受中的重

要意义。彭斯远则认为我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适合

儿童 “吟唱”［５］。究竟儿童诗是应该诵读还是吟

唱？应该说儿童诗阅读方式的不同选择，其本质上

指向的是儿童诗自身的特征和规范。

同时，当前一些关于儿童诗的讨论指出儿童诗

存在 “诗的语言口水化”［６］或是语意 “散漫”“不集

中”［７］，谈论的是儿童诗语言不凝练、呈现说话倾

向的问题。班马认为这种 “说话诗”如果和叙事重

叠在一起，会怀疑儿童诗存在的价值。他认为，“也

正是 ‘白话’形态最终造成了某种 ‘说话诗’的结

果”［８］。若要讨论白话的形态对儿童诗说话现象的

影响，必须回到早期儿童诗。因此，面对当前儿童

诗阅读方式的不同和一些创作现象，从阅读方式的

视野去探索早期儿童诗的建设，或许能够从声音的

角度寻找到一些当前儿童诗现象的答案。

一、读诗如读文：新诗影响下的散文化倾向

要谈论现代儿童诗的阅读方式就得谈论新诗的

阅读方式。赵元任在１９２７年为胡适等人的部分新
诗谱曲时曾谈道：“尝过吟旧诗的滋味者，往往病

白话诗只能读而不能吟，因而说它不能算诗。”［２］４１

他指出，在旧诗的规范传统中，诗要吟才算诗；在

旧诗认可者看来，新诗不能用吟便不算诗。赵元任

又提到，“所谓吟诗吟文，就是俗话所谓叹诗叹文

章，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说话

时或读单字时的语调。”［２］４１他指出 “吟”是传统诗

歌常见的阅读方式，具有拉起嗓子唱的特点。叶嘉

莹在回忆幼时家中读古诗的情形曾这样描述：

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我伯父吟诗，我

父亲吟诗，甚至我伯母和我母亲没事时也小声

地在那里吟诗。小时候我听惯了，也看惯了，

所以等到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我自己读诗也就

拖长声音吟诵起来了。可是我们家每个人吟诵

的调子都不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子。

所以吟诗不是唱歌，没有固定的乐谱。［９］

可见传统的吟诗方式与唱歌不同，是拖着调子

吟诵，没有固定的节奏和旋律。这种吟诗方式满足

了人与人酬唱中的交流与表达需求，也满足了个体

私下的声音表达与情感需求。

赵元任的言下之意，当时新诗在阅读中往往被

人诟病的是没法 “吟”，所以不算诗。可见把

“吟”这种传统诗歌的阅读方式当作对新诗的评判

标准，自然得出了新诗不是诗的结论。实际上，在

文言变白话的语言变革中，诗歌的变革不仅仅体现

为对格律的突破，还表现在追随创作下阅读方式的

改变。姜涛认为新诗阅读方式是从吟诗到默读的变

化。这种变化与现代诗歌依靠报刊媒介传播、结集

出版的 “书面化”紧密相连，“随着现代印刷文化

的兴起，私人性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

‘吟诵’方式，书籍报刊的传播，使 ‘新诗’更多

是发生在孤独个体的阅读中的。当诗歌变成了书面

上的文字，对 ‘视觉’的依赖甚至超过了 ‘声音’

的需求。”［１０］１０７也就是说，诗的阅读因为书面媒介

的传播发生了从 “吟”、“听”到 “读”、“看”的

转移。这种转移意味着新诗对自身押韵、对仗等传

统格律的抛弃，转而利用白话发达的虚词例如连

词、副词等来丰富、修饰实词，完成句子之间复杂

的结构联系，让句子更具体详细地描绘意义。这

样，初期新诗就把诗的重点转移到对句子意义的探

索，而非仅重点关注音乐韵律的和谐。例如冯至的

诗 《蛇》结尾是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
绯红的花朵”［１１］写的是我如长蛇般的寂寞，衔来像

绯红花朵的姑娘的梦境，让我于孤寂中充满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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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爱慕又羞涩的情绪。“像”作为一个介词来表

达这个美丽的梦境，那似是而非的感觉将整首诗笼

罩在具体的 “绯红花朵”中，但是又有些模糊不

清。如果失掉了这个虚词，这首诗的结尾就如一个

石锤一样落定了姑娘的梦境恰如一朵勃勃盛开的绯

红花朵。这就失去了在梦中那种摇摆不定、似是而

非的朦胧感。同时，诗歌本身不再关注韵脚的和谐

押韵，诗行的节奏也不再是二二、二三或二二三的

停顿节奏，而是根据诗句的意义划分节奏，读起来

有如说话的口吻声调，又恰如一个情人的窃窃

私语。

这种读诗如读文的阅读方式在新诗的格律诗兴

起之前，有力地促成了白话诗对传统诗歌的冲击，

完成了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变化；

在格律诗兴起之后依然占据新诗阅读的重要位置。

这种力求用白话和读的方式表情达意，更注重

“自然的韵律”①［１２］的诗歌追求也影响了儿童诗的

创作。现代儿童诗的创作中出现了 “散文化”的

倾向———诗句不追求押韵和诗行间相似的停顿，表

现出如口语般的倾诉或是说话。这是新诗的创作观

念和阅读方式带给儿童诗的自由化特征。儿童诗的

阅读方式不再是传统儿歌的 “唱”或者传统诗歌

的 “吟”，而是如说话般地 “读”。

在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２
期中，第一首明确标注为 “诗歌”的就是郑振铎

创作的 《散花的舞》：

天使翩翩的舞着呢：

红的花，白的花，黄的花，紫的花，

由他手里飞舞下来，

布满在翠绿的细草毡上。

绿草闻着花香，见着一朵朵美丽的花由天

使手里飞舞下来，

拍着手欢迎道：

“花呀，美丽的花呀！欢迎，欢迎，我们

游戏。”

美丽的花答道：“好呀，亲爱的绿草；

在细柔的地毡上，

我们游戏，

我们一块儿游戏。”

美丽的花说着就掉在翠绿的细草毡上。［１３］

这首诗从外在形态上显示了与传统儿歌或者写

儿童的古诗的差异：诗行的长短不一，每一诗行的

停顿并不保持一致，诗句也不押韵。它不同于儿歌

“张打铁，李打铁”［１４］５８４一般因停顿相似而形成整

齐的句子节奏，也非 “鹅鹅鹅”般押韵和谐。这

首诗读起来时，声音始终因为句子的长短错落而显

得不够连贯，不能吟唱，反而是用长句的舒缓和短

句的停顿形成了整首诗内在的错落有致。例如

“绿草闻着花香，见着一朵朵美丽的花由天使手里

飞舞下来，／拍着手欢迎道：／‘花呀，美丽的花
呀！欢迎，欢迎，我们游戏。’”［１３］三个诗行中第

一、第三个诗行长，第二个诗行短。长诗行中两个

诗句完成了绿草 “闻”和 “看”的情景描述，通

过长诗行形成了相对静态的情景表达，读起来时是

一种舒缓、期待的语气和语调。第二个短诗行承接

上一诗行却显得短促，恰如拍手时的急促和欢欣。

第三个诗行虽长，但行间却由多个短句组成，重复

的短句显示出急促和欣喜，但又因处在一个诗行

中，与上一诗行相比声音又显得延缓许多。当读者

阅读时，声音随着诗行中诗句表达的意义而停顿，

不再只是为了单纯的音节节奏。因此，这首诗无法

形成儿歌似的 “唱”，也没有古诗诗行整齐、平仄

押韵下的适合拖长语气的 “吟”。诞生在新诗潮流

中的现代儿童诗，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

自身区别于传统吟唱的阅读方式。在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中，沈志坚、姜元琴、陈伯吹、
剑华等人创作的儿童诗与之相似。

这种像说话一样 “读”的方式，比较适合在

白话语言学习期中的儿童，更容易进入儿童的表达

范畴。北洋政府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２日的 《教育部令行

各省改国文为语文体》中 “兹定本年秋季起，凡

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

一致之效”［１５］，要求全国各学校先将小学一至二年

级的国文改为语文体，也就是白话文，正式通过政

令的强制方式让白话文进入小学教育。实际上据同

期的 《教育杂志》内容反映，在北洋政府政令下

８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４月

①胡适认为新体诗的音节不在于平仄和押韵，而在于语气的自然节奏和句内所用字的自然和谐，例如双声叠韵的
大量使用。



达之前，已经有不少学校使用白话文教学，而江苏

等地可能更久，如洪北平的 《中等学校与白话文》

中谈到 “小学校里用白话文，江苏各学校已经实

行的很多，并且大有成效。”［１６］接受学校初等教育

的儿童，已经习惯将白话文而非文言作为书面语来

使用。这也是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等
儿童文学杂志刊登儿童白话诗能够被儿童接受的原

因之一。同时，这种新的诗歌带来新的阅读方式，

也自然能够被习惯使用白话阅读的儿童接受。与成

人相比，这一代小学校的儿童并没有沉重的传统诗

歌吟唱的负担。在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的 “儿童创作”栏目中出现的第一篇儿童创作就

是一首白话儿童诗。这首诗是由丹徒旅扬公学国三

学生陈定阊 （９岁）创作的 《雪》：

雪呀！雪呀！

你洁白得可爱！

真正可爱·

妹妹说你是米粉，

弟弟说你是白糖，

我对他们说道：

米粉是像米粉，

但是他不能充饥，

白糖是像白糖，

但是他没有甜味。［１７］

这不同于骆宾王 《咏鹅》类的神童诗，而是

日常对话式口吻的表达。这首诗就诗本身而言，未

必有多少诗味，但儿童创作的本身显示出儿童对白

话儿童诗的欣然接受并且迅速模仿的态度。在某种

程度上，这表明了儿童对这种说话式诗歌的喜爱。

儿童愿意学习他们所喜爱的表达方式。此后，《儿

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的儿童创作诗中大部分
都是这种白话新诗，诗行与诗句的组织不追求押

韵，努力地要表达生动的、说话的口吻。

这种自由体儿童诗的创作，兼之儿童诗本身浅

近、具体的要求，使得一部分诗歌创作呈现 “散

文化”倾向。注重句子逻辑与意义的散文化倾向

进一步凸显了 “读诗如读文”的阅读方式。例如

郑振铎署名 “西谛”的 “诗歌” 《夏天的梦》完

全以散文叙述的口吻叙述弟弟在夏天做了的梦：

现在夏天已离开我们了。但我们的小弟弟

曾在一个夏天的正午，做了一个狠奇怪的梦。

他醒来以后，便带着笑声讲给母亲听。把大家

都听得奇怪起来。父亲更是诧异，不知小弟弟

怎么会知道什么犀牛，又是什么北极的白

熊。……

现在离那时已有两个月了。我还记住那时

小弟弟说的梦。且把他写下给大家听听。［１８］

全诗分为两段，没有分行，却被标注为 “诗

歌”。句意完整，前后连贯，没有押韵。同样，家

范 《枫树的话》中，“一个小孩子，在枫树下往来

的跑，看见满树的枫叶，都变了红色的面貌。他问

枫树道： ‘你为什么一经风霜，便把容颜变

了？’”［１９］诗句亦未分行，以一种散文叙述的对话

模式完成了枫树对儿童的教育。这被标注为

“诗”。此外，１９２６年第 １８卷第 ６期汪潜的 《醒

态》直接被标注为 “散文诗”。

这种 “散文化”的诗歌表现出自由的白话儿童

诗创作由于具体、浅近的要求，容易模糊散文和诗

的界限，依靠标点符号、句子的意义实现停顿，依

赖语调、语速变化的阅读方式也更倾向于 “读文”。

“读文”的阅读方式与早期儿童诗中将儿童诗完全

视作是说话的观念有关。这无意间给后来的儿童诗

创作留下了儿童诗等同于说话的印象，牵扯出当前

创作中以语义散漫的说话来表现儿童诗的声音倾向。

二、读诗亦看诗：图画塑造中的声音对话特征

对于早期新诗阅读方式的改变，姜涛认为载体

的变化使得新诗的阅读方式对视觉的依赖增强

了。［１０］１０７现代儿童诗较早出现在报刊中，视觉中

“看”的因素加重，这使得一部分儿童诗更强调

“诗”整体的视觉形象，试图以视觉效果来完成一

首诗的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儿歌还是古诗，口头传

唱的传统和儿童的识字能力限制，都显示出儿童对

节奏、听觉的偏爱。但是，当现代儿童诗依靠儿童

杂志的书面传播，儿童在阅读时的 “看”其实是

与声音的 “听”和 “读”同时进行。为了能够更

好地吸引儿童的兴趣，使之获得声音之外的直观感

受，以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为代表的
部分儿童诗试图以封面诗的形式、诗歌与画面搭配

的形式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因此，现代儿童诗一方

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面貌，另一方面则在新面貌

中突出了儿童诗的对话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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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
年）集中出现一种新形式的儿童诗创作：诗人根

据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杂志封面的图
画场景来创作诗歌，在阅读时结合封面图画阅读诗

歌。这种诗与图画结合的表现形式被 《儿童世界》

杂志命名为 “封面诗”。刘汝兰在其博士论文 《尘

埃下的似锦繁花》中讨论 《儿童世界》与 《小朋

友》中的封面诗时将此看作 “配合期刊封面的画

面内容而写的诗歌，是诗歌与绘画的紧密结

合。”［２０］但她所探讨的封面诗囊括了一部分诗歌配

图的形式，并非为解读封面图画创作的诗歌。封面

诗与期刊内页诗歌配图的形式不同：内页中为诗歌

的配图是以诗歌的内容为图画表现的内容，去掉图

画也不影响诗歌的阅读欣赏； “封面诗”要求在阅

读中图画与诗歌结合，缺一不可，否则难以理解诗

歌的内容。对图画而言，配合的诗歌是图画想象的

一种可能性解读。如秋山的 《嘘！嘘！》（见图１）。
“嘘！嘘！

我在这里采了朵花，

你们不要和我争，

不要和我吵！”

“我的小朋友！

我们不爱你手中的花，

我们只爱吃地上的草。”［２１］

图１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第２７卷第２０期封面

这首诗采用对话的形式完成诗歌写作。从诗的

语言来看，读者只知道其中一方是小朋友，不知道

另一对话者是谁。结合封面欣赏，才发现与小朋友

对话的是两只兔子。封面的图画对该诗起到了描

绘、补充、增强的效果。基于此种理解，《儿童世

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封面诗确立了它意义的独特
性，使之表现出与带插图的诗歌迥然不同的状貌。

诗歌和图画搭配的形式主要是指在有诗歌的页

面同时配上与诗歌内容相关的插画。例如１９２２年
第１卷第１期刊载的 《两只小鼠》中第二页上绘

有两只小老鼠在彼此逗趣；１９３５年第３５卷第２期
刊载的姜元琴的诗 《海滨游泳》的页面上描绘了

几个孩子穿着泳衣在海边游玩，诗歌被放置在图画

的空白处；１９４１年第 ４６卷第 ９期刊载的赵的
《大家忙》中，在诗的四周结合诗歌内容绘有农田

和战场战斗的场景。这种呈现形式的诗歌往往本身

是易于理解，图画只是对诗歌中某一部分内容起到

具体说明、描绘作用，或者对整个诗歌起到一种图

画装饰作用。但无论是封面诗还是配画诗，都显示

了图画对儿童诗理解与儿童诗阅读时 “看”的强

调。这也与现代时期对儿童理解接受的认知有一定

关系。

图画带有强烈的直观性，相较于语言更加直接

地冲击儿童的阅读。郑振铎在任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主编时，其创作的连续多幅图画
故事 《河马幼稚园》表现出时人对幼儿读图需求

的认知。在当代，汤锐认为，“视觉是人们接受外

界审美信息的主要源泉，特别是对于语言系统尚未

发育完全的幼儿来说，视觉感受的直接性在很大程

度上与语义感受的间接性之间互补。”［２２］越小的儿

童对形象、直观的表现依赖性越强。边玉芳在

《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儿童心理学》中通过对

“儿童形象记忆与非形象记忆 （３～７岁）”的实验
认为， “幼儿对熟悉物体的记忆依靠的是形象记

忆。形象记忆所借助的是实物形象，带有直观性、

鲜明性。”①［２３］沈德立与陶云合作的关于 “初中生

有无插图课文的眼动过程研究”实验认为，“初中

生阅读有无插图课文的成绩、时间和速度都是插图

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４月

①边玉芳及其实验团队通过对天津某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儿童进行图画与文字阅读实验表明，形象更
有助于儿童的理解与记忆。



课文显著优于无图课文，插图对课文的阅读理解整

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①［２４］这两个针对不同年

龄段儿童的心理实验共同说明了图画的直观性在儿

童阅读理解与记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汤锐所说

的视觉感受在儿童阶段与语义感受的互补是有科学

依据的。儿童诗是感性的，乐于接受图画形象。诗

画的结合是儿童理解诗歌和视觉体验愉悦性的结

合。从这一点来看，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
年）封面诗的 “实验”不仅仅意味着形式的创新，

还意味着尝试从儿童接受的角度让诗歌的阅读途径

更加多元化，充分考虑儿童对图画的心理需求。这

也改变了儿童阅读此类儿童诗的方式，增强了

“看”的比重，强调对图画的观察、理解在儿童诗

阅读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独特的、同时需要图画和语言协作完成的

儿童诗———封面诗，展现了图画对声音的影响。

首先，封面诗是对封面图画的解读，偏重关

注封面图画的场景描绘以及对场景人物或者动物

隐含的语言、行动补充，将图画没有完全说明的

意思表现出来。因此语言的想象是基于文本的人

物表现，努力要突出角色的语言特征和活泼的语

气。例如 《捉迷藏》就是根据封面图画三只猫在

水桶前后的对视进行对话的想象和场景的描述

（见图２）。

图２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第２６卷第７期封面

　　　小猫儿，真顽皮，

捉迷藏，

小猫躲在水罐里。

两只大猫找不着他，

心里很生气。

他们说：“我们累了，

休息一下子！”

小猫悄悄钻出来，

抓住一只大猫的耳朵，

笑嘻嘻的道：

“我在这里！”［２５］

《捉迷藏》增加了对图画中小猫咪的行动描述

和性格判断——— “真顽皮”，画面充满怜爱、调侃

的语气。这是源于图画中趴在喷水壶上的小猫好奇

地歪着脑袋看着白猫，还试探性地伸出了前爪。因

此，图画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这首诗的内容和形态。

同时 《捉迷藏》又将图画的氛围、情态用语言和声

音表现出来，并补充、增强了三只猫之间的关系。

署名为 “昶”（徐应昶）的 《仍给我看了去》

是对一个小朋友从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的封面露出脑袋并愉快微笑的场景进行描绘。封面

的图画形成一种对视的空间感，仿佛小朋友就在读

者面前；封面诗以对话来表现家庭中孩子们看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的调皮与欢乐 （见

图３）。

图３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第６卷第１２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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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德立和陶云合作的这个实验，主要为通过阅读过程中的眼动实验来检测初中生在阅读有无插图课文时的注意
力集中程度，并利用阅读测试完成眼动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明显地表现出在眼动实验中，初中生往往在有插图的课

文中停顿时间相对较短，但注意力更集中，在之后的阅读检测中完成得更好。



　　“嗳唷，好好的一座屏风，
谁把它挖了个大洞！

呀，原来是淘气的学诗，

躲在后面，

偷看我的 《儿童世界》！”

“哈哈，谁叫你自私自利？———

只有你看，没有我的分儿。

你以为这样便千安万安，

那知仍给我看了去！”［２６］

阅读这首诗时，结合封面图画，仿佛诗中的儿

童学诗在和读者对话。这就形成一种诗歌阅读的游

戏快乐与现场感，将诗歌俏皮、愉悦的情绪更好地

传递给了儿童。

其次，封面诗的对话色彩强烈。全国报刊索引

文库里已存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资料，
一共约有３７首封面诗，其中约２３首是对话状态。
例如 《仍给我看了去》，表现两兄弟之间的对话；

《捉迷藏》表现大猫和小猫的对话。这些对话直接

使用了引号，将对话的语言引用出来，表现一种现

场的状态。将直接引语引入儿童诗歌创作，与图画

配合形成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更强烈地呈现了

儿童诗歌与口语的天然亲近。直接引语的对话切合

新诗创作中追求平易的倾向。还有一种对话是以

“你”作为对话的对象，但诗中主要说话的人是

“我”，例如秋山 《大乌鸦的窠》，“大乌鸦！／大乌
鸦！／你的窠高高的挂在树上，／为什么不跌下？”，
虽然大乌鸦没有回话，但是有对象指向的 “你”

已经表明了正处于对话的状态。观察这一期的封

面，一个小孩仰头看着树杈上的乌鸦，诗歌中的

“询问”所形成的对话正好呈现了儿童固有的好奇

心以及表现出儿童与动物对话交流的 “原始思维”

（见图４）。
这种以对话为主的 “封面诗”是由画／诗结合

的欣赏形式特征所决定的。图画已经呈现了比较丰

富的场景，但无法呈现出声音，而诗歌的语言恰好

弥补了这一点。同时，封面诗中对话的背景和氛围

已经被图画呈现出来，也就避免了诗歌中再叙述具

体的场景，而把情感和思绪集中到图画没有表现出

的地方，呈现出活泼的儿童口语的色彩。

图４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

第２７卷第２期封面

封面诗图文结合的形式实验丰富了早期的现代

儿童诗创作，也成为图画与文本结合的早期实践的

例子。封面诗的图文结合展现出现代儿童诗创作对

儿童本体的关注和阅读环境的营造。这样的视觉体

验形式又呈现出儿童诗重视语气、情绪等声音特质

的表达和对话性的特征。虽然封面诗的实验后来不

再进行，但是与图画结合所营造的儿童诗阅读体验

可以视作对当下儿童图画阅读的开辟。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代儿童诗创作中注重视觉造型

艺术的 “看”的阅读倾向。

诗歌的阅读形式中说话似的 “读”和 “看”

的增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让儿童的眼

睛和声音都能参与到儿童诗阅读中。阅读方式的改

变，一方面表现在白话进入诗歌创作中，让现代儿

童诗诞生之初就形成一种 “读”的倾向，是一种

与传统吟唱的断裂；另一方面则通过增加诗歌

“看”的形式因素，来表现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
１９４１年）多样化尝试和趣味性追求的主旨，试图
探索更适宜儿童接受的形式。

三、唱的可能性：传统儿歌影响下的歌谣化

从阅读的声音与现代儿童诗的创作形式、面貌

的关系来看，儿童诗的阅读有趋向说话、减弱声音

的 “读”和增加 “看”的趋势。实际上，从儿童

本身对音乐和声音的接受来说，传统儿歌 “唱”

的阅读方式影响仍然很大。它从传统的儿歌延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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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儿童诗中，表现出与成人诗迥然不同的传统

连贯性和歌唱性。这种传统影响的保留，一方面是

基于儿童天生对音乐的敏感和喜爱，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现代儿童诗吸收了民间儿歌的要素在循环结构

（重复）和押韵上实现了 “唱”的可能性。

儿歌的 “唱”与现在所说的依据歌谱唱歌不

同。从前管儿歌叫童谣，又叫徙歌，是指唱歌时没

有固定的歌谱，没有伴奏，是清唱。例如儿歌

《打铁学艺》“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打毛铁”［１４］５８４，重

复带来了循环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哼唱；同时，

“ｉｅ”韵尾为这重复增添了乐趣，显得不乏味，有
音乐性。在阅读时，读者自然地跟随结构与韵律唱

起来，与前面私语、说话般的读形成截然不同的反

应。这种儿歌的 “唱”又和传统古诗的吟唱不同。

古诗的吟唱更偏向 “吟”，拉长调子把诗句唱出

来，“把吟诗的调儿单哼哼不用字，人家就听不出

是多少万首诗当中的哪一首，因为这些调儿是公用

的，是全无个性的，他顶多只能说这是 ‘仄仄平

平仄仄平’起句而不是 ‘平平仄仄仄平平’起句

罢了。”［２］４２但是，四川儿歌 《张打铁》的调儿和江

苏儿歌 《月亮粑粑》的调儿不会混用。这是源于

儿歌虽然没有固定曲谱，但不同类型的传统儿歌的

词组关联度和句式结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节奏

和速度。

这种偏向清唱的儿童诗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中大

量出现，并常常因为表达意义的不确定、循环和押

韵，导致与儿歌边界模糊的状况。在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的一些出版消息中也会不时提及
儿童诗的 “唱”的指向，把儿童诗歌的阅读与

“唱”联系到一起。例如 《儿童世界》 （１９２２—
１９４１年）１９２２年第１卷第２期的封底 《商务印书

馆 〈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出版了的消息》提及

“那些故事都是很有趣味的；那些诗歌都是唱起来

很好听的。”［２７］

首先，《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中最直
接体现儿童诗阅读方式 “唱”的倾向是 《风之歌》

之类直接有角色提示的诗。郑振铎的 《风之歌》

分为两首，第一首是 《北风起了》（１９２２年第１卷
第７期），在题目下方的括号中提示安排四个学生
唱，诗中开始第一句都是 “第Ｘ个学生唱”；第二

首是 《风做了什么事》，亦标注 “四个学生唱”，

开头是 “第 Ｘ个学生 （代表 Ｘ风）唱”。例如
《风做了什么事》中第一个诗节：

第一个学生 （代表东风）唱：

“我是东风。

我带来雨水，浇灌那美丽的花，

我带来雨水，浇醒那久睡之土。

我使雀子快乐，

我使燕子归来。

我徐徐地吹过树巅，

树叶也徐徐地绿了。

春之使者呀，

我是！”［２８］

《风做了什么事》并不押尾韵，不过诗句以

“我”开头可看作一种头韵的形式。诗本身从括号

提示到文本内容都有 “唱”的要求，编辑是有意

引导读者以 “唱”的形式来阅读这种儿童诗。但

是，该类儿童诗并未附上音乐的曲谱。因此，这种

“唱”更像是自由发挥的、带有节奏感的 “清唱”。

除此之外，《儿童世界》（１９２２—１９４１年）１９３２年
第２９卷新 ４期中百川的 《菊花姑娘》，标注为

“诗”，提示了分角色唱，分别是菊花、秋风、冷

雨、严霜来 “唱”。这种明确要求以 “唱”的形式

来阅读的诗只出现了三次，数量虽少但却旗帜鲜明

地表明了现代儿童诗 “唱”的倾向。在这三首诗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诗歌结构上的重复，形成回环往

复的状态，也符合唱歌反复的特征。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儿童诗的押韵。儿歌大多

是押韵的，方便歌唱，即使内容无意义甚至没什么

情感内容也能够从声音的循环和押韵形成的旋律来

吸引儿童。从趣味、旋律的角度而言，一部分儿童

诗明显偏爱押韵，自然也就因为押韵形成唱的倾

向。例如 《蜜蜂歌》：

蜜蜂，蜜蜂，

早晚做工，

日日在园中。

酿蜜成功，

可以过冬。［２９］

整首诗非常短小，后五句全都押 “ｏｎｇ”的
韵，第一句的尾韵为 “ｅｎｇ”，在国际音标中二者
都是以舌根浊鼻音 “”为韵尾；从传统的十三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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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二者都属于中东辙。因此，实际上整首诗都

押韵。押韵使得这首短诗铿锵和谐，在相似的诗尾

中其实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完成了整首诗的叙述。

我们在阅读时自觉地就会滑过尾字，形成前后对

应，如同唱歌般形成最后一个音节的延长。

又如 《荡秋千》：

荡秋千，

要在好风前。

握紧了索儿，踏稳了板，

高高低低随意玩。

高时好似上青天，

低时恰到粉墙边。

微风吹动衣和袖，

飘飘拂拂似登仙。［３０］

这首诗更长一些，但也能够通过押韵形成滑动

的感觉，使人在阅读时不自觉地哼唱起来，但又不

同于唱歌的旋律高低变化。全诗主要押 “ａｎ”，几
乎是平声韵，声音清朗高稳。尤其是 “握紧了索

儿，踏稳了板，／高高低低随意玩／”，在 “三二，

三一，二二三”的节奏变化中形成押韵，阳平的

上声调使得两句阅读起来有一种在结尾处向上飘的

感觉，旋律也出现一种上升—下降—上升的摇摆的

趋势。

最后，诗句整齐相似的结构所形成的节奏感有

助于儿童诗实现 “唱”的阅读方式。记载在 《吴

越春秋》中的古歌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害”，

八字形成最古老的歌，这种 “二二二二”整齐的

结构其实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停顿，是最简单的节

拍。这种古老的节拍在现代儿童诗中也能找到踪

迹，使之在阅读时形成一种 “唱”的状态。例如

《羊儿》：

大羊儿，　跑过桥，
跳三跳，　摇三摇。
中羊儿，　跑过桥，
跳两跳，　摇一摇。
小羊儿，　跑过桥。
不敢跳，　不敢摇。

大羊儿，　跑过桥，
跑过桥，　去吃草，
中羊儿，　跑过桥，

跑过桥，　去吃草。
小羊儿，　跑过桥。
跑过桥，　去吃草。

大羊儿，　吃饱了，　不吃了，唱歌声
响嘹。

中羊儿，　吃饱了，　不吃了，唱歌声
响嘹。

小羊儿，　吃饱了，　不吃了，唱歌声
响嘹。［３１］

全诗前两节是 “三，三，／三，三”的节拍，
第三节是 “三，三，三，五”的节拍。其中 “儿”

和 “了”是虚词，无实义。这种整齐又急促的三

节拍形成了整首诗的基本结构。最后的 “三，三，

三，五”的节拍既是对前面节拍的重复，同时又

因为五字节拍缓慢又放慢了速度，实现了变化。在

这样整齐和变化的交错中自然产生阅读的节奏感和

“唱”的欲望。

又如 《照相机》：

照相机，

多奇妙。

上了片，

对准照。

不要多，

只一秒，

好风景，

伟人貌，

印片上，

无不肖。

照相机，

真奇巧！［３２］

此诗完全是 “三”的节拍，每个诗行三个字，

紧凑整齐，如同阅兵式踢正步前进，是一种铿锵有

力的节拍。在这种节拍下，阅读这类诗自然是

“踏踏踏”前进，一口气读下来不再是说话的方式

而是偏向于 “唱”的节奏。

这类儿童诗基于循环重复、押韵和节拍的整齐

变化使得诗歌本身洋溢着旋律的声音。在阅读中自

然会以有旋律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偏向于 “唱”

的阅读方式去读诗。这就与唱儿歌十分的类似。直

到当下的儿童诗创作中依然保留着这种强大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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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色彩，使得儿童诗在阅读中呈现出与成人诗不

同的方式。

因此，从阅读方式视野来看，儿童诗当前创作

现象背后的儿童诗本体认识问题与现代儿童诗诞生

的建设、探索关联紧密。现代儿童诗追随新诗的白

话创作、载体传播，呈现出 “读”和 “看”的阅

读方式，意味着一种现代转型。而儿童诗另一部分

的特质则来自对民间儿歌资源的利用，呈现出

“唱”的阅读方式倾向。这是现代儿童诗在现代语

言表达中对传统文化和心理结构保留、延续的表

现。处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儿童诗，对何种阅读方

式的侧重本质上是儿童诗本体观念与理解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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